第 4 节 三次搭讪未果，男邻居躲进了女孩出租屋床下
2000 年左右，在珠三角当法医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尤其是我这种运气不太好的法医。 
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治安盲点区域，一年近百宗的命案。可能因为事故体质，一到我值班，命案就井喷。我曾经在一个值班的夜里，连续勘查了 3 起毫无关联的命案。
最黑暗的那段时间，匪徒的凶残无人能想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队里死了 3 个兄弟，和这帮人战斗了将近 10 年，设下无数监控，严格管理出租屋登记——恶性案件的发生量，已经不足当年的五分之一。
这些年来，我和搭档胜哥越过越安逸，目送老弟兄们一个个被调岗。我是因为法医技术岗稀缺才留了下来，而胜哥则是队里的抓捕最强手，局长舍不得他调岗。
我俩一直以为，日子会慢慢过下去，直到自己也被送走。
然而在 2017 年仲夏，那起案件又把我们一棍子打醒。我们从未遭受过这样的打击，凶手用一种近乎低幼的障眼法，扰乱了所有线索，害得我们出动上百人，耍得整个区域的警力团团转。
案发后的第三天，我和胜哥站在案发的那栋公寓楼，有些失魂落魄。外边搜查得天翻地覆，可最关键的证物，直线距离我们不到 10 米。
我站在公寓楼里，突然察觉，这么多天过去，凶手就在我身边。
他和其他租客一样，在这栋楼房里往来如常。
 
一 
清晨，我被一个电话唤起。
前天才去过的抢劫案地点，又发生了一宗凶杀案。同一栋楼，同样的作案手法，同样受害死者为女性。
凶手残忍程度堪比当年，这人用一支可乐瓶，凌辱了女孩。我猜测，这是一宗连环案。敢这样干的混球，应该在十年前就被抓光了才对。
我刚拎起工具箱准备出发，却看到搭档胜哥开着那辆破尼桑，直接冲出公安局大门。他没有等我。
我驱车钻过挂满招牌的小巷，停在命案发生地。灯箱闪烁，巷道潮湿，犹如市井版「重庆森林」。
胜哥那辆破尼桑就停在前面。
眼前是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不锈钢防盗门，不锈钢防盗窗网，周围粘着牛皮廯一样的广告，办证、枪支、特殊服务。
身边的一切都在告诉你，来到这里，务必小心。
两天前，就是这栋楼的女房东，被一名男租客绑进房间，抢了手机和现金。没想到两天后，这里又发生一起案子，手法几乎一模一样：绑姑娘，抢钱。
只是这一次，罪犯彻底陷入疯狂，还杀掉了女孩。
我到小楼大门的时候，胜哥刚从里面钻出来，他是跑外侦的，早我两年加入刑警队，一直是重案队的绝对主力。
曾经那些年，命案多发，重案队有二十五六个兄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熬过无数的夜晚。
但是随着治安的好转，和法医越来越不受重视一样，重案队的人走的走，散的散，如今只剩下七个人。当年的主力只剩下胜哥，其他人按照胜哥说法：「都是新兵蛋子。」
他看我来了，只是疲惫地揉了揉脑袋。我瞧见他牛仔裤上有一小片茶渍污迹，估计昨晚又是没有回家。
我知道胜哥在急什么，接下这起案子，他比谁都闹心。
女房东被抢劫的案件，胜哥是主要侦办人员之一。没想到，他还没见到劫犯的线索，这栋大楼居然又起了一场命案。
前后两起案件只隔了两天，他把这视为一次难以接受的失误，「如果那帮兄弟还在，如果队里足够重视，第一时间花大力气抓逃犯，凶手没有机会再跑出来杀人。」
抢劫之后立刻抓到凶手，或许女孩就不会死了。
但其实，这起抢劫报案，虽然性质恶劣，涉案金额却不大。队里担心没有人手去处理新案子，就没有动用大量警力去追查，胜哥说是办案「之一」，真正投入的警力就他一个，毕竟队里只有 7 个人。
人手、时间都不够，没有人责怪胜哥，但看胜哥烟抽得有多凶就知道，他现在是自责压力一肩扛。
我陪他走到一楼的走廊尽头，看他在墙壁上摁掉快烧到头的香烟，正准备扔掉的时候，我拍了拍他，「别在命案现场丢东西。」
他捏着烟头，久久撂下一句：「不管怎样，抓到那家伙就都清楚了。」
 
二
走进熟悉的大门，女房东正在接受询问，看到是我，她无奈地点了点头。
多数时候，法医的出现都不讨人喜欢。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再次和我碰面。
可能是我的出现，让她回想起了两天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不安地用手揉弄着手腕，捆绑造成的淤伤还没有完全消散。
绑架她的是刚租住一天的男房客，韦建军。
当天，韦建军以打扫清洁的名义，将女房东骗到房间，掏出折叠刀威胁，用尼龙绳把人绑了起来，搜走现金和手机后，他还用透明胶封住了对方的嘴巴。
直到有房客下班回来听到动静，女房东才被解救。
女房东是来广东十几年的老一辈打工者，她早就习惯了如今安稳的生活。当时给她验伤，她还在咒骂韦建军，「没想到这个中年男人这么狠，不给房租还抢我的钱。」
但今天见到被杀掉的女孩，她只剩下庆幸：「要是他再狠一点，死的肯定就是我！」
现在看来，女房东确实幸运。她逃了，她的女租客却没能逃脱。
站在半掩的门口，即使戴着一次性口罩，我还是能隐约地闻到飘出来的腥味——那是大量血液散发出来的味道。
散乱的血足迹，侵占了这个小房间一半以上的地板。女孩的尸体就侧倒在床边。
这是一个 23 岁的女孩，她的手脚被尼龙绳紧紧勒住，显出暗红和淤肿。一圈又一圈的透明胶死死封住了她的嘴，由于胶带勒得很紧，女孩稚嫩白皙的脸上，五官都扭在了一起，看起来痛苦而绝望。
这胶带，绑得可比两天前的手法狠多了。
女孩的裙子被撩起到腰部，大腿内侧留着几个斑驳的血手印——生前可能遭遇性侵。
翻动女孩时，她胸部的伤口还在不断淌出暗红色的血液。当我检查完女孩尸体从她身边站起来时，原本雪白的橡胶手套上已经腥红一片。
这样的景象，任谁看了心里都会不好受。我不知道，如果自己换到胜哥的位置，能不能承受得住。
叹了口气，我换上新手套，继续勘察。
阳台上还晾着洗好的运动上衣和短裤。窗户上的防盗网完整，门锁没有破坏，也没有技术开锁的痕迹。桌上女孩的手袋敞着口，连零钱都被洗劫一空。
图财吗？
 
三
时间如此靠近的案子，相同的手法，相同的工具，甚至是相同的作案动机。
追查这个叫「韦建军」的租客，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韦建军跑路了。
胜哥查抢劫案时，曾调取过外围的监控视频。两天前，韦建军在抢劫女房东之后，坐上了一辆假牌照的摩托车，离开了现场。
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
这种抢了就跑的小毛贼，在胜哥的眼里，再普通不过。他们往往自觉走投无路，为了下一顿的饭钱，抢点就跑，甚至觉得被警察抓到也不亏。
这种现象，放在我和胜哥刚工作的那会儿，一点都不奇怪。2000 年，走在街边的人都不敢把包背在后面，只敢能抱在胸前。要是谁三五年没被偷过抢过，可以算是奇迹。
但现在，治安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是警察，就连普通人也放松了警惕。
公寓楼门口本来有监控，但坏了之后女房东舍不得钱，一直没有安新的。于是最有可能留下线索的地方，现在无从查起。
但有个好消息：这次涉及命案，人力物力调配不会捉襟见肘了。案件会上，局长同意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并且指示各部门全力配合。
对于抓到韦建军，胜哥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但这样多的警力，能否在短时间内破案，胜哥也必须顶上新压力。
在此之前，同事整理过一份受害人关系名单，上面记录了和女孩有关的人，翻开第一页，上面有她的男友、姐夫、以及隔壁的房客。
案件进行到这里，我们都太自信了，没有人细看这份名单，每个人都坚信只要抓到韦建军，就能给女孩一个交代。
 
四
看完现场已经临近中午，顾不得休息，我直接开车去殡仪馆，案情紧急，必须要第一时间解剖尸体。
我没想到，家属更早抵达殡仪馆，他们是来签解剖通知书的，同时想再看看遗体。
裹尸袋摆在冰冷的不锈钢解剖台上，我只拉开了上端，露出女孩被缠绕着胶带的脸。 
再年轻的面容在死亡面前，都是一样的扭曲。我不能让所有的尸体细节暴露在家属的面前，我不忍心。
女孩的男朋友红着眼睛，双肩止不住颤抖。他和女孩本来决定今年就结婚，前几天才刚刚看好了婚纱。
女孩的姐姐和姐夫也在一旁抱怨着不开眼的老天，姐姐说自己前一天还和妹妹打球，为什么今天就走了。
报案的是女孩的姐夫，这个 30 多岁的中年男人，显得比自己的老婆还悲痛。
他早上打电话给女孩，发现电话关机，去了女孩的出租房才发现，女孩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当母亲试图用手触摸女儿冰凉的遗体时，我提醒她那可能破坏留下的痕迹物证，会让凶手更难抓获。
送他们离开解剖室的时候，女孩父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你们一定要抓到那个杀千刀的凶手！」
我抿着嘴，望向他的眼睛，点了点头。
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候，我都没法说出「节哀顺变」这句话。沉默大概是我唯一的回答。
 
五
在几十公里外的建筑工地上，胜哥找到了韦建军。
当他举着枪冲进宿舍的时候，韦建军正赤裸着上身呼呼大睡，被摁住的时候，还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
韦建军显然没有料到自己这么快就会被抓到。
按照他的想法，抢了钱就跑，不用身份证，也不联系家里人，警方根本拿自己没办法。
但沾了人命，全区上百名警察都出动了。
看到韦建军还一副装傻充愣的样子，胜哥狠狠地扇了一下他的头。不理会他呼痛的声音，胜哥拉住反背在后面的手铐，把人扯到床边，然后从床头摸出女房东的手机。
韦建军这家伙，看着死硬，但面对证据，比谁都先老实。他知道，老实交代犯罪过程能少受很多苦。
他从老家跟着老乡来打工，想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他转悠了几天都不合心意，手头越来越紧，恰巧在住店时看见房东挎包中有现金，就动了歪心思。
虽然韦建军承认了抢劫女房东的过程，对杀害女孩的事却只字不提。
带韦建军回局里的路上，胜哥慢慢察觉到有些不对劲，韦建军的反应，根本不像一个刚杀人的逃犯。
借着给他递烟，胜哥试探着问：「抢完女房东之后，你有没有回过那栋楼？」
「我都抢完了，还回去干啥？」
胜哥安排同事夜间突审韦建军，自己赶回工地，进一步核实韦建军命案当晚的行踪轨迹。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 DNA 实验室打来的电话，先胜哥一步确认了韦建军口供的真假。
DNA 检验结果显示，女孩身上提取的生物检材出现了一个未知男性的 DNA。它既不属于女孩的男友，更不属于韦建军。
韦建军确实绑架了女房东，但不是杀害女孩的凶手。
胜哥传回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和韦建军住在一起的三个工友都表示，凶案发生那天晚上，韦建军和他们都是同一时间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开工的。韦建军没有交通工具，无法在工友睡觉的几个小时里，往返好几十公里作案却不被工友察觉。
最初的推测被推翻，「头号嫌疑人」的嫌疑被彻底排除。一切回到了起点。
胜哥和我有种被戏耍的感觉，又为自己的惯性思维感到一阵恼怒，现在我们得找到那个真正的凶手。
我来不及失落，又打开了电脑上现场勘查的照片。
夜色笼罩，窗外是万家灯火。我知道，对于胜哥来说，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队里为了他的案子，投入海量警力，竟然抓错了人。
我翻动电脑上的照片，那张女孩下身血手印的特写，再次闯入我的视线。从尸体上得到的信息来看，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如果不是为了钱，那么应该就是为了性。
我们必须顺着新的方向调查，遗留在女孩身上的未知男性的 DNA，可能来自凶手。
 
六 
胜哥冲进我办公室，浑身烟味。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那本早被遗忘的受害人关系名单。
「这孙子不是奔着钱去的，是奔着女孩去的！还有什么线索吗？」他捧着杯子，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瞄我电脑上的照片。
「勘察现场时，我注意到女孩房间的门窗没有损坏，说明凶手是正常进入的。而能敲门进入或者有钥匙的人，应该是女孩认识的熟人。再加上女孩的死亡时间是凌晨前后，能在夜晚顺利进入女孩房间，这人她应该非常信赖。」
转变思路以后，我俩找出一个原先在名单里的名字——女孩异常悲伤的姐夫，刘森。
胜哥很快对刘森展开了调查。他发现，女孩每天都能接到这位姐夫几次甚至几十次的电话。按正常关系来看，两人通话频率太过于亲密。
按照刘森接受例行询问时的说法，案发前一晚，他和老婆、女孩一起打羽毛球，晚上十点多把女孩送回公寓楼。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女孩，发现没接通才过去，发现人已经死了。
我们还找到一个重要的线索：女孩房间是刘森帮忙租下的。
亲自租的房子，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又第一个回到现场，众多的「巧合」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第一时间排除男性亲属的嫌疑时，男朋友先被调查了，但这个姐夫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接触，难道真的是灯下黑？
就在我和胜哥苦于猜测两人关系时，DNA 比对结果来了：女孩身上遗留的 DNA 是刘森的！
拿着检测结果，胜哥敲开了刘森家的门。
 
七
开门的是女孩的姐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胜哥总觉得，相对在殡仪馆初次见面时的悲痛欲绝，这次女孩姐姐态度很冷淡，似乎很短的时间就让她走出了妹妹的死。
但还没等胜哥追问，女孩的姐姐就开始抱怨，说丈夫在女孩死后这两天格外颓废，「啥也不管，啥也不干！」
察觉到她只是单纯地找人倒苦水，没有更多隐瞒和目的之后，胜哥找了个借口支开了她。
在卧室里，胜哥找到了男主人刘森。他正仰面朝天，百无聊赖地瘫在床上抽烟。床边的烟头堆起了一小撮。
关上房门，胜哥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男人，一边交谈，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神色。
胜哥注意到，他在懊悔，反复强调自己没想到日租房会这么不安全。这个刚来广东几年的男人，显然没经历城中村到处是小偷和卖淫女出没的岁月。
当试探着提起他和女孩频繁的通话记录时，刘森有点「急了」。
在胜哥反复几轮施压之下，他承认，自己和小姨子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们是相爱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离婚。」。
「那天晚上，我们搞完之后我就走了。」
刘森直接认了精斑就是他留下的，但否认了对女孩的杀害。
当他意识到胜哥怀疑他是杀人凶手后，他并没有凶手被发现的那种惊慌失措，只是一个劲跟胜哥强调，自己对女孩有多好。
「我真没杀人！」
根据刘森的说法，胜哥联系了排查监控视频的兄弟。在离现场不远的路口，当晚确实有刘森开车通过的图像。并且根据时间推测，他待在现场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
拿到结果后，胜哥没有说话。刘森的作案时间不足，线索又断了。
没有新的证据和线索，我们除了一遍遍叮嘱刘森保持通讯通畅外，什么也不能做。
那天深夜，我和刚回来的胜哥在刑侦楼里碰上了。不过是几天的奔波，让他的眼圈都有些浮肿，他突然对我感慨：「我好像越来越不能熬夜了」。而我摸摸自己的发际线，也无奈地扯起了嘴角。
我们都不那么年轻了，熬夜查案这种事，越来越不适合我们这帮老家伙了。
当初一起熬夜的兄弟们都散了。有的去了治安大队，有的去了派出所。即使是新来的警察，也不再是年轻小伙。队里的平均年龄从二十七八岁，到现在平均都是三十五六。
最忙的时候，有同事跟队长说，「我几天都没有回家了，今天儿子生日，能不能让我回家，其他人先顶一下。」
「就剩我们三个人，怎么顶？」队长也很无奈。
这些年过去，警队老头只剩我和胜哥两个。连队长都走了，调到后勤应该会轻松点吧。
可没有这帮老搭档，眼下的这起案子，有点无力啊。
一个个嫌疑对象被排除，警队的士气低落。前段时间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受害者男友的作案时间，现在她姐夫的线索也断了。名单第一页，还剩一个叫何沐的人，他是受害者隔壁的室友。
我们也不是没怀疑过此人，但经过调查，他最近一直在附近上网，警察打电话也接，压根没有要跑的意思。哪有那么傻的嫌疑人。
我和胜哥只能把希望放在名单上，我俩坚信，真凶的名字必定在这里面。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数次和真相失之交臂。
 
八
法医不需要像侦查一样到处奔波，「现场」才是我的战场。
案发后第三天，我决定再回一次现场。就算体能差了，我的大脑和眼睛还是能派上用场。
我把缠绕在门上的警戒线解开，再次打开房门。尸体被搬走的现场只剩下血迹，各种物品因为检查被翻倒，整间小屋一片狼藉。
再次检查屋内物品时，一个放在抽屉里的笔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上面除了简单的备忘事项，更多的是一笔一笔的日常消费支出——受害女孩有记账的习惯。
账本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其中一个信息，瞬间击中了我。笔记本上的最后一次记录，日期定格在案发那天：一袋梨，16.8 元。
我对现场极其熟悉，对这袋梨却毫无印象，我在垃圾桶里翻找了半天，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果皮果核和食物残渣。
那袋梨去哪了？
抛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全身的血都在往头顶上冲，身体因为兴奋微微地颤抖，那是肾上腺素在急速分泌。
更令我兴奋的还在后面。
女孩原来躺着的位置，只剩下一层厚厚的暗红色血凝块，没有了尸体，周围的血迹形态反倒更加清晰。
我打着手电筒，蹲下来，仔细辨别着地面的灰尘痕迹，本来被尸体挡住的床尾地面，似乎有点异样。
我低下头，尽量让身体贴近地板，望向床底——
手电筒的光探进了床底的黑暗，斜着照到的地板上，一大片人形的灰尘擦蹭痕迹赫然出现。
我招呼着民警合力搬开铁架床，床下的景象慢慢地完整呈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成年人的体型，有人曾经在床底躲藏过很长时间！
在女孩回来之前，凶手就藏在了床下，待时机合适再爬出来杀人。之所以等了那么久，是因为当晚出了特殊情况：女孩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刘森也跟着。
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曾经同时有过三个人。两个在床上，一个在床下。
我将现场发现的新线索告诉胜哥。
有了大胆的猜测之后，接下来就是加倍小心的求证：凶手是怎么进到女孩房间的？
我想起女房东的那串钥匙。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刚刚睡下，被我的电话吵醒后，一副不耐烦的口气。
「房间都是原装钥匙，没有配过！」
在我的追问下，她回答得无比肯定，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看到东西。
我翻出当时拍摄的女房东钥匙的照片——
那是一大串贴着小标签的钥匙，每个钥匙上都粘贴着房间的号码。203 是女孩的房间，对应的钥匙上，横形的摩擦划痕还很新。
那是配钥匙才会留下的痕迹。
证据从来不会说谎，肯定有人配过钥匙！如果不是女房东，那么有条件偷配钥匙的人，只剩下居住在这栋楼里的住客。
现在距离发案的时间并不长。凶手遗留的证据和线索，比如作案时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凶器等等，说不定还在某个房间里。
我站在公寓楼里，突然察觉，这么多天过去，凶手可能就在我身边。
 
九
我和胜哥当即决定，对整栋楼进行地毯式搜查。
听说要搜查整栋楼，女房东显得很不耐烦，「我真是倒霉死了，出了这档子事还让不让做生意了！」
如果告诉她凶手可能还藏在楼里，她怕是更没有生意了。
我从另一个民警那里要来了警棍，揣在裤兜里，用右手紧紧握着它。
在勘查现场和案犯撞个正着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你永远不知道，哪扇门的背后是凶手。
以前，我曾经接了一起「双尸命案」，凶手杀人后没有离开现场，我勘查现场时，他一直在围观的人群里瞄着我，直到被我们抓获。
胜哥还在外面调查线索，我必须得小心点。
来到被害女孩的房间，我们决定，从两边的房间开始查起。我的注意力在右侧那间房子，按照女房东的说法，这几天，里面住着一个 30 多岁的单身男性。它的主人就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女孩的邻居何沐。
房间里东西不多，凌乱的衣服随意丢在床上，垃圾桶里是吃剩下的外卖盒子，几只苍蝇围绕着这些开始腐败的食物盘旋，阳台上没有洗过的衣服。
这间屋子的主人应该有两三天没有回来过了。
但是，桌上的一个塑料袋让我心头一动。
我快步走过去——
那是一袋普通的梨，紧紧扎住的袋口旁被撕开一个口子，袋子上还残留着超市的售价标签，16.8 元。
何沐，男，33 岁，梧城人，有盗窃前科。
我们的关系人清查名单里，他就在第一页，只是前期重点都放在其他人身上，加上案发后的那两天，他并没有离开本地的迹象，所以暂时被忽略了。
勘察过何沐的房间，我可以断定，他在案发后的这几天，虽然没有离开本地，却也再没有回来过这栋公寓楼，甚至连行李都没有收拾就不见了踪影。
更可疑的是，他的房间，有一袋和女孩记账本上，价格一样的梨！
胜哥马上派人去摸了何沐的动向。调查显示，他这天早上才坐长途车离开了本地，距离现在不足 3 个小时！
 
十
我把装梨的袋子送回去处理指纹和 DNA。只要在这个塑料袋上发现女孩或者女孩姐夫刘森的指纹，就可以证明这袋梨来自案发现场。何沐就是凶手。
胜哥没有再回现场，他和同事在路上接到消息，不愿意再等指纹的结果，车子直接掉头往梧城去。
「要是让他跑回老家，往山上一钻，我们更麻烦。」 这种事情，在他的刑警生涯里并不罕见，上一个千里逃亡的家伙，胜哥花了 26 天追捕。
长途客车行驶并不快，中途还要上客，胜哥觉得自己能在客车驶入梧城前截下何沐。
指纹的检验在他出发后一个半小时有了比对结果，塑料袋上确实有女孩的指纹。胜哥当机立断的决定，为抓捕省下了宝贵的时间。
我把检验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了胜哥，接到确定的消息后，胜哥在电话轻快地说道：「我就知道是他。」
挂电话前，我只叮嘱了一句：「小心点，注意安全。」
胜哥挂掉手机，将那辆旧尼桑的油门踩到了最底，那辆平时开起来随时可能抛锚的破车，被他在高速公路上开出了 180 的车速。
这辆旧尼桑一路绝尘，开出了这两年最快的速度。胜哥回来后告诉我：「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是很年轻。」
当天下午，林州高速路休息站，胜哥追上了载有何沐的大客车。
这是客车抵达梧城前，最后一次中途停靠。差点就让他跑了。
下车之前，胜哥掏出腰上的「九二式」手枪，再次退出弹夹检查了一下子弹，上膛，打开了保险。
他和同事对了一个眼神，一起摸到大客车的车边。司机正放低了靠背打盹，后排的何沐正埋着头，手上捧着一碗泡面。
胜哥打了手势，和同事猛地一下冲上去，用枪指着他，猛地吼着「警察，别动」。
看到举着枪的胜哥，何沐「哇」地一声大叫，手一抖，整碗泡面扣在自己身上。整个人瘫在了座位里。
精神高度紧绷的逃亡和突然出现的胜哥，彻底击垮了何沐抵抗的意志。回程路上，他交代了所有的作案过程。
提取完何沐身上可能遗留的物证，我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花了七八分钟才看完胜哥刚刚完成的那份远比普通笔录更长的讯问笔录。
最后一页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上述笔录我看过，和我所说的一致。」后面是何沐的签名和按压的指纹。
看到这行笔迹和那个按的很实的指纹印，我终于呼出了一口气。
我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铁椅上拷着的男人，「你杀她，就因为她不理你？」
「她又不是什么好人，整天带不同的男人回去，居然还不理我。那两个男人可以，凭啥我不可以？」坐在我对面的何沐脱口而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只是遗憾为了这个女人最终赔上了自己有点不划算。
 
十一
女孩搬进来的第二天，何沐已经住了五天。他只住得起这种不用押金的短租房，正忙着四处找工作、找门路弄点钱。
在楼道上错身而过的时候，他就惦记上这个新邻居。年轻、漂亮、打扮入时，用着高档手机，「一看就有钱」。
他制造机会和女孩「偶遇」。每天经过的时候，他都会直勾勾地打量女孩，故作潇洒地和她打招呼。视线追着女孩的背影，直到她关上房门。
有几次，他甚至听到女孩开门的声音，自己也会故意开门出来，为的就是和女孩多打一次招呼，多看她几眼。
但随后的七八天里，他目睹了女孩和一个年轻男孩讨论着选哪件婚纱，也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年男人对她车接车送。
他认定，脚踏两条船的女孩绝不是什么正经人，那两个男人能够勾搭上，自己或许也有机会。
但随着搭讪一直被忽略，他不仅没和女孩熟络起来，女孩见到他还会躲着走。
他连联系方式都要不到，期望破灭后，怨恨和愤怒正在悄然累积。
案发前两天下午，经过一楼时，何沐发现女房东不在前台，一大串钥匙就搁在桌上，他几乎是一下就想到了女孩。
「有了她房间的钥匙，不管要做点什么都方便，别人可以，我也可以。」那一个瞬间，他觉得是命运在向他招手。
他拿走了 203 的钥匙，配好又放了回去，神不知鬼不觉。过程顺利得让他自己都吃惊。
他不知道，那时候的女房东正被韦建军绑在房间里，徒劳地挣扎。
钥匙拿到了，女孩的生活规律也早已一清二楚，但是何沐还没想好要做什么。
这时，他听说了楼里发生抢劫案。
原来这么简单，一把刀，一条绳子，就能搞到钱，警察问过房东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谁被抓住。
下定决心的何沐在杂货店买了手套、尼龙绳和透明胶，又在夜市买了一把折叠刀，和一支可乐。
案发当晚 9 点，他带着买来的工具进入了女孩的房间，在椅子上不安的等待了半小时之后，相中了唯一能藏人的床底，想给女孩个「惊喜」。
10 点多，房门处传来钥匙转动开锁的声音，女孩回来了。
躲在床底下的何沐，盯住门口。门开了，但是进来的不是一个人，女孩的身后还跟了一个男人。
躲在床底下，何沐不知道进来的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要藏多久。
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流逝。等男人离开，何沐已经在床底趴了一个多小时了，他觉得四肢僵硬，忍不住翻了一下身，女孩察觉到了动静。
「别吵，我只是求财。」何沐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女孩吓坏了，她认出床底的人是邻居。何沐把手袋里的钱全部翻了出来，加上零钱也只有 200 多块，比他预计的还少。但这个时候，他想要的已经不仅仅是钱了。
「我准备走，但我怕你叫。」他谎称自己想走，用绳子绑住了女孩的双手和双脚，又用透明胶封住了女孩的嘴巴。
他试图侵犯女孩，可能是心里发慌的缘故，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不甘心的他想起了那支可乐瓶。
在女孩痛苦的呼叫声中，何沐掐住了她的脖子， 看着女孩扭曲的面容，此刻的何沐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杀了她。
他把折叠刀刺入女孩的胸口，鲜血涌了出来。
何沐想走，又感到口干舌燥，他发现桌上有一袋没有动过的梨，扯开袋子拿起一个，啃了几口。
随后，他把剩下的梨和作案工具都拎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距家只有不到 50 公里的时候，他被摁到在椅子上，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十二 
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准备对女孩下手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回忆，又像是在酝酿词语。
「第三次吧，那几天我三次跟她打招呼，她没理我，事不过三。」
而女房东被抢劫那天，放在桌上的钥匙让他看到了自己得手的机会。
这个凶手和这些年抓过的那些凶手没什么两样，既不疯狂，也不显得格外凶恶，但是他让我想到早些年见到的那些家伙。
缺少常识，没有一技之长，这个社会还没教会他们，吃饭的正确「姿势」。
于是他们选择了最粗暴的几种方式——偷，抢，骗，甚至杀人。他们只是无知地认为，既然别人可以，那么我也可以。
至于被警察抓到，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些年，他们被陆续送进监狱，犯下严重罪行的还在继续服刑，没那么重罪的出来之后也发现以前的粗暴手段，越来越不适合现在的城市了。
到处都是监控，普通人身上再也没有多少现金可以抢劫，很多人按下了心中的恶魔。
但是何沐显然是不知悔改的一类，有盗窃前科的他，只要被犯案机会触发，恶意就会释放：「他们可以，我也可以。」
当我问道何沐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女孩的时候，他抬起之前一直耷拉着的脑袋，瞄了我一眼，「她认出我了，不杀她没法跑，抓到了至少也得蹲十年。」
在他们看来，蹲个十年大牢和亡命天涯之间是不需权衡的。
抢劫杀人的罪行，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格外平淡，没有歇斯底里的咒骂，甚至没有一丝情绪上的起伏。
我想替女孩谴责他，咒骂他，但我知道，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何沐不会悔改。
我走过去，再次检查了一下何沐的镣铐，将已经拷牢的手铐和脚镣又压紧了两格。我想，这样或许能让他体会到一点被捆绑和束缚的痛苦。
只要有我们在，他们不可以，何沐也不可以。
